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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一让成巷名千载
人在旅途

方外遛心 文/摄

排队风波
生活滋味

米菲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排斥微信。我觉得它费时

间，动不动嘀一声，也很烦的。朋友劝我说“你可以

屏蔽啊”。说完这句话，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这

一眼意味深长，过了半小时才明白它的意思：你也

没有多少朋友啊，谁会“嘀”你呢？

她这一眼“说”得对。我的确没有几个朋友。

内人几十年前就说我是“独柴”。我有一个大学同

学，地方上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次路上遇见，他

热情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他夫人很惊奇我们是

同学关系，说“第一次看到你呵”。我同学打圆场

说“他在学校工作，与我们在机关不一样的”。

我明白他们话里的意思。是的，我朋友不多。

里面有性格原因，也有对生活的理解有点特别。

就算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很少联系。有一天，一个

外单位朋友要给我发文件，反复说“微信发传文

件很方便的”，我说我没有微信，他说：“喔……啊

啊……还有你这样不用微信的人啊，哈哈。”

他说“哈哈”让我感觉到，如果再不使用微

信，我就会有成为文物之虞。于是在一个傍晚，吃

饭之前，我让小家伙帮我申请了一个微信号。我

还以为程序非常复杂，没有想到她三下两下，就

说“搞定”。

就在她刚说出“搞定”，还没有把手机还给我

的时候，手机里传出一种特别的声音，响个不停。

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这种声音，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听小朋友讥笑说：“嘿，朋友不少嘛。”

原来是系统通过手机号码自动添加朋友圈。我

手机通讯录里凡是有微信的，统统被它自动拉入了。

起初我很是惊喜，有几个虽然有电话号码，

但平时联系极少而我又很想“说几句”的朋友，因

此就“说”了起来。但同时也感到懊恼，因为有几

个把我不想再有关系但又没有删掉他们号码的
人，竟然都变成“朋友”啦。

但从此开始拥有了微信，也开始有了朋友

圈。学会发朋友圈是误打误撞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一天在大洋山岛上，面对那个漂亮的海湾（现

在被填平了，真遗憾），有人在钓弹涂鱼，有人在

“滑”海瓜子，我拍了一张照片，一番胡乱操作，不

知发到哪里去了。但手机屏上忽然出现了老同学
阿阳的一句话“哇，你在哪里啊”，才知道我竟然

完成了平生第一条朋友圈的制作。

几年下来，朋友圈越来越大，“通讯录”里队

伍迅速增多，大有“我的朋友遍天下”之势。许多

都是参加活动和会议时加的。有时候为了找一个

人，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那时不会搜索），才意

识到“家大未必业大”，许多所谓的朋友从来没有

联系，也不会联系，于是试着删掉一部分，好像过

年时打扫卫生清理杂物一下。

前几天，我又清理了一批，设定的标准，一是

加了微信从来不联系的，二是时过境迁不想再有

联系的，三是气味不投、话不投机的，四是学生毕

业不需要再联系的。现在都说要减负，对于我而

言，减负就从清理朋友圈开始。

删除的时候，有种爽悦，但删除后，却又暗生

伤感。毕竟“朋友”一场，好歹有过这个那个的缘

分。抽刀断水，刀尖上自然会有水滴。这个伤感和

水滴，在某天骤然被放大了。

某天有事联系某君，发微信给他，却看到了

系统的回复：“你已不在对方朋友圈里。”愣了几

秒钟，才明白他已经把我删了。不知什么时候删

的，或许在我对他念念不忘的时候，其实我们之

间，老早就已经不再是“朋友”。

鲁迅说，路是走出来的。

庄子说，道是行出来的。

但还有这样一条巷道，它既不是走出来的，

也不是行出来的，而是让出来的。

这条小巷就在安徽，就在桐城，就在龙眠山

下，就在龙眠河畔。当然，它也在线装书里，更在

世人心里。

据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姚永朴所著的《旧闻随

笔》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

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

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

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

上文中的张文端，即清康熙朝文华殿大学
士、礼部尚书张英，文端是其谥号。吴氏乃清代桐

城望族麻溪吴氏某家。

几百年过去了，这条小巷一直原封未动，立

于原地。它没像树木那样，随着岁月的增长长高

长大，但它在世人心中，却是世间最宽最大的巷

子。虽然它坐落于桐城老城一隅，但走的人却很

多，而且十之八九都是外地人。特别是在习近平

总书记踏访小巷后，慕名而来的游客就更多了，

笔者就是其中一分子。

我是在当地好友向兄夫妇陪伴下游览“六尺

巷”的，虽然避开了上午游客相对集中的高峰时段，

选择下午出行，但该景区依然人头攒动，客流如云。

在“六尺巷”标志性字框前拍照打卡，几乎是

所有到访游客的游览标配和必选，在六尺巷道中

来回走两趟，更是再自然不过的游览体验。边走

边伸开胳膊，丈量一下小巷的宽度，那更是进一

步增加游览的考证意味了。当然，最独具该景区

游览特质的，还得数边走边背诵那首经典诗篇的

那份自发和自觉。

游客们不仅在景区背，返回的路上也背。不仅

当天背，旅行结束后也背。于是这四句二十八字的

诗句就不胫而走，冲出了小城，冲出了线装书，走向

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并成为一段关于礼让的美谈。

宰相不以权重，不与民争，以礼相让，的确堪

为世范。而吴氏见贤思齐，以礼相报，亦不失小城

淳朴古风。二者都是最能温暖人、最能扶正人性，

当然也是最值得后人千古传颂的佳话。

是的，只要时光不老，礼让精神就永远不会

过时，“六尺巷”也就会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传

颂于人们口中。

星期天一早，去超市买点小菜，没想

到大清早的人还挺多。选了几个菜，打完

秤后到收银台，好家伙，队伍排得跟条长

龙似的，好在没什么急事，就慢慢等吧。

排在我前头的，是位穿红衣裳的阿
姨，这时，队伍后头，有位穿绿衣裳的阿

姨，忽然朝前头喊了一声：“哎！老张家

的！”声音清亮。红衣阿姨闻声回头，哟，遇

上熟人了！两人隔着好几个人就开始攀谈

起来。

绿衣阿姨大约是客气一下，笑着问：

“老张家的，你今天买了些啥小菜？”就跟平

时在街上碰见熟人问“饭吃过口伐”差不多，

并不是真想知道对方具体买了什么菜。

可这红衣阿姨是个实在人，一听人家

问，立马就来了劲儿，扒拉着塑料袋开始

展示：“买了点茭白，挺嫩的！喏，还有土

豆，还有芹菜，准备炒个鳗丝……”

绿衣阿姨大概也没想到对方这么实
在，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也举起自己手里

拎着的一小袋菜，晃了晃，带着点无奈和抱

怨的口气说：“喏，你看我，就买了这么两把

青菜，和一些排骨。”我听出了话里的意

思———她东西少，队伍长，排队不值当。

红衣阿姨也心领神会，爽快地说：“哎

哟，你东西这么少，排后面多费劲！来来

来，快，排我前面来！”一边讲，一边后退一

步让出位置。

她这么一说，就像往平静的水面里扔
了块石头，大家的目光“唰”地全过来了。

排在我后面的姑娘，歪头往后看了一眼，

队伍后的一个大哥，故意咳嗽清嗓子。空

气里一下子充满了无声的抗议。

这场景，让我想起前两天刷到的一个

短视频———一个小伙子，对着想插队的中
年人，义正辞严地反复喊：“排队！排队！听

到没有！让你排队！”那气势，简直是正义

的化身。我当时还评论了一句：“收藏了！

下次碰见插队的，就把这视频翻出来循环
播放！”机会就在眼前，我攥着手机，心里

七上八下，犹豫要不要打开这个视频，万

一人家跟我吵起来了，我也无力还击啊。

那绿衣阿姨显然也感觉到周围的目
光，她本来已经准备迈步过来了，被大伙儿

这么一看，脸上有点挂不住，脚抬起来又缩

了回去，但她显然没放弃这个念头，没过几

秒钟，她“灵机一动”，脸上立刻换上一副焦

急的表情，对着红衣阿姨大声说：“哎呀老

张家的！你看我这记性！我得给××打个电

话，你先帮我拿着这些菜吧。”她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手里那袋“少得可怜”的青菜和排

骨，交到红衣阿姨手里。

她俩倒是挺有默契，红衣阿姨马上就接

了过来：“行行行，你快打！我帮你拿着！”

这下好了，绿衣阿姨的菜，顺理成章

地“转移”到了红衣阿姨手里。绿衣阿姨装

模作样地掏出手机，放到耳朵边上，像是

对着空气抱怨：“哎哟，这人，怎么电话也

不接啊！急死个人！”那演技，明眼人都能

看出来是在做样子，但大家看破不说破，

也没人提出质疑。

队伍缓缓前进，虽然绿衣阿姨本人还
在队伍里，但她的菜，已经成功“插队”了。

终于，轮到红衣阿姨结账了。她先把

自己的菜放到收银台面上，结完账，又把

绿衣阿姨的菜放上来。这时候，绿衣阿姨

像是“刚好”打完电话，一个箭步就蹿到了

收银台前。收银员正准备扫码，才发现，她

的菜没有贴标签，她猛地一拍脑门，发出

一声夸张的惊呼：“哎哟！这菜我忘记打秤

啦！”接着便一把抓起自己那袋菜，去往称

重点。这下，她又得重新排队了。

收银台前，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秒。我

回头看向那位绿衣阿姨，眼神对上身后的

姑娘，彼此相视一笑。


